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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２０１８年陕西和四川两省６８６家农户的调研数据,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素养对

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并使用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比较了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与非试点县的

空间溢出效应差异.研究表明:农户数字素养提升不仅能够促进其创业,而且能对地理邻近农户的创业行为产

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内农户数字素养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正

向空间溢出效应,但在非试点县这一效应并不明显.据此,应大力开展数字化教育培训,提升农户数字素养水

平,以合理引导农户的创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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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民开展创业活动对增加家庭收入、带动区域就业和促进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１].自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５〕４７号)以来,各地方政

府也陆续颁布了具有系统性和针对性的创新创业政策文件,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地区广大农民的创业

热情.同时,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关于深入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

行动的意见»(农产法〔２０２０〕３号)、«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改就业〔２０２０〕１０４
号)等文件的出台,资本、人才和技术等资源要素加速向乡村地区流动和聚集,为农户开展创业活动提

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促使农村地区出现了新一轮的创业浪潮.
从现实来看,创业方式具有多样性.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以“互联网＋”、网络经济和数字

经济等为核心的新经济形态不断涌现,衍生了众多以农产品电商、网络直播带货等为代表的新型商业

３２１



模式、新服务方式和新产业形态,既改变了农户传统的消费习惯,也激发了农户的创新创业热情,促进

了农村地区创业投资形态的多元化[２].同时,数字技术的普惠性可以有效降低创业门槛,让一批具有

较高知识水平的农户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加入创新创业活动中,但对于多数农民创业者而言,
在创业过程中不仅要面临繁杂的技术问题,还需要掌握一定的市场营销、信息甄别和机会识别能力,
才能保障创业活动的顺利开展.部分农户由于存在数字技术门槛及知识门槛,导致其在创业过程中

缺乏竞争优势、获利空间有限,容易形成低效率、薄利润、不可持续甚至失败的创业活动[３].因此,在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有效提升农户数字知识水平,培养农户数字素养,进而帮助农户掌握数

字应用技术和技能,成为助推农户创业成功的重要手段.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地区带来了巨

大的数字红利,但是由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农村居民的互联网使用水平存在差异,导致数字红

利在部分地区难以体现[４],甚至不同地区存在较大的“数字鸿沟”.数字技术是一项新兴的强有力高

科技工具,只有具备一定的数字技能、较高数字素养的群体才能更好地应用数字技术,融入数字经济、
识别创业机会、分享数字红利[５].而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加快,部分拥有较高数字素养的群体通过应

用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能够给周边群体发挥较好的示范和借鉴作用,有效地提升周边群体的信息获

取能力以及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成为缩小数字鸿沟、增强数字红利的有效途径,最终为区域整体创新

创业水平的提升提供良好契机.因此,在深入探讨数字素养如何提升农户创业水平时,应该充分考虑

数字素养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此,本文利用２０１８年对陕西、四川两省农村居民的微观调查数据,考察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

行为的影响,并从空间溢出视角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探讨.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
一,本文尝试构建数字素养指标体系,从微观农户视角解析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状况;第二,本文将影响

农户创业行为的因素拓展到数字素养研究视角,能够更深刻地揭露农户的创业行为,帮助农民创业者

跨越知识门槛,发挥其价值创造能力;第三,本文将空间因素纳入数字素养与农户创业行为关系的实

证研究中,有利于从空间视角精准识别农户行为决策轨迹,为制定创业引导策略提供决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现阶段我国农村数字乡村建设相对迟缓,大力开展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推进农村数字产业

发展和刺激农民创新创业具有重要作用.农户作为农村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与最基本的决策单

位,其采取的数字技术策略对农村数字乡村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数字素养可以直接反映农户数字

知识及运用数字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能够帮助农户通过理解和运用数字信息与信息技术工具

来解决生产生活面临的问题,而且能够帮助其更好地融入信息化浪潮,从而获得各方面的资源和优

势,显著提升其管理水平及投资决策能力,对于农户创新创业具有重要推动作用[６].
(一)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

数字素养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创业者的知识技能与管理能力、创业机会的感知与评

估、创业资源的整合都有重要影响,对创业行为有重要推动作用.首先,农户创业的主体是农户家庭,
家庭成员的数字素养直接影响农户的知识技能与经营管理水平.丰富的数字知识、高超的数字技能、
敏感的数字意识能够帮助农户及时捕捉市场信息变化,察觉市场潜在的商机,及时准确地加入创业队

伍,确保创业行为的稳步推进[７].其次,数字素养水平高的农户能够较好地利用数字技术工具掌握最

新的商业发展趋势和创业前沿动态,有效突破农户原有依靠农业生产获取收入的思维固定模式[８],有
利于鼓励和促进以创业行为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展,促使农户转向获取财富更为快速的

创业活动.再次,数字素养水平高的农户能够利用多样化的互联网工具突破社会网络的地域限制,扩
大社会交往的半径,合理有效地调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不仅能为农户创业提供资金和情感等社会

支持,而且有利于农户创业者与相关政府部门打交道,从而及时获取创业优惠政策支持,取得营业执

照,加快行政审批的流程,以较低搜寻成本、较快的速度获取竞争优势,从而提升创业概率[９].最后,
数字素养水平高的农户能够较好运用网络平台和现代流通体系拓展销售渠道,并擅长捕捉消费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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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需求,通过定制生产、网红经济、直播带货等方式吸纳更多的消费者.同时,数字素养较高的农

户能够利用数字平台的即时通信功能与消费者保持畅通的交流,形成良好的交易关系,这将有利于降

低农户创业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最终有效促进创业行为的产生[１０].基于此,提出假设１:

H１:数字素养能够促进农户创业.
(二)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行为的空间溢出效应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善,部分农户能够利用数字技术工具将农业

先进知识和创新技术以互动交流和可视化操作的形式在农户间进行扩散和传播,促使个体的知识和

技能对其他农户或组织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农户数字素养是农户在生产与生活实践过程中所

具备的数字知识、数字能力和数字意识的综合[１１],除了对自身的创业行为具有影响,还可能通过社会

网络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对周边农户的创业决策行为产生影响.首先,拥有较高数字素养的农户能

够通过社会网络的分享效应实现创业知识和创业资源的流动和共享,进而带动周边农户开展创业活

动.具有较高数字素养的农户不仅能够更好地维系原有的社会网络,更能通过互联网渠道拓宽社会

网络边界、积累社会资本,同时在社会网络的拓宽过程中,数字素养较高的农户与社会网络群体中的

其他农户进行交流,能够对周边农户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１２],从而促进其他农户开展创业活动.其

次,拥有较高数字素养的农户能够通过数字技术扩散的涟漪效应降低周边农户的创业成本和学习成

本,进而带动周边农户开展创业活动.拥有较高数字素养的农户接受新技术、吸收新知识的能力普遍

高于其他农户,能够聚集更多的创业资源和掌握更丰富的创业技能,而农户间由于业务联系和亲缘关

系会相互合作和学习,加快了信息交换的频率[１３].数字素养较高的农户的创业成功经验还能够借助

数字渠道进一步推广和扩散,从而极大地降低周边有创业动机农户的学习成本和创业成本,进而提升

周边农户创业概率.基于此,提出假设２:

H２:农户数字素养能够促进周边农户创业.
(三)返乡创业试点县和非试点县的空间溢出效应差异分析

农户数字素养对自身及周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可能会受到所在区域相关创业政策的影响,积
极的政策导向能够促进区域整体创业水平提升,在政策试点区域潜在创业者能够获得政府的更多认

可和更有利的资源,有效的政府支持补贴或者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刺激创业企业的开发潜力,进而推动

创业企业良好发展[１４].首先,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的设立具有较强的创业资源集聚作用,能够加快

创业资源在区域内的快速流动[１５],进而扩大试点县内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行为的空间溢出效应.创

业是一项开拓新市场、新产品和新技术的风险投资活动,一般而言农户大多是风险规避者,其经济行

为遵守“安全第一的拇指原则”,因而不会轻易尝试具有较高不确定性的创业活动[１６].国家返乡创业

试点县为农户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金融支持和基础设施等,在合理配置创业人员与数字技术有效

对接的同时,还能够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激发农民的创业热情,帮助农户更快地获取创业信息、识别

创业机会、缓解融资约束,推动农户开展创业活动[１７].其次,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的设立为创业农户

间的信息交流和经验分享创造了良好的信息环境,便于知识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的发挥,进而扩大区

域内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行为的空间溢出效应.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频繁开展多种方式的培训交流

活动,不仅能够促进创业农户之间的互动交流,而且有利于有创业经验的农户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提
升试点县内其他农户开展创业活动的概率.最后,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的设立能够为农户间的创新

合作和知识转移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增强创业主体间的知识共享和创新互助能力,进而扩大试点县

内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行为的空间溢出效应.农户新创企业往往规模小,行业竞争激烈、利润微薄,
会面临更严峻的失败风险等新进入障碍,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的设立能够为新创企业简化地区注册

审批手续,搭建技术支持平台,帮助创业者通过制度性支撑和平台性支持来增强创新技术共享和即时

交流能力,进而提高其创业信心,促进其积极创业[１８].基于此,提出假设３:

H３: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的空间溢出效应高于非试点县的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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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８年９~１０月“猕猴桃产业体系课题组”对陕西省、四川省猕猴桃种植户开展

的入户调研,选择陕西省和四川省进行调研的主要原因是两省的猕猴桃种植面积位于全国前两位,猕
猴桃种植水平位于全国前列.陕西省猕猴桃产业主要分布在周至县、眉县和武功县,而在四川省该产

业分布涉及区域相对较多,选取猕猴桃种植规模较大的都江堰市、苍溪县和蒲江县.调查过程采用分

层、多阶段和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PPS)方法进行,首先按照县(市)的猕猴桃产业规模抽取

乡镇,其次在每个乡镇随机选取３个村,再次在每个村庄随机抽取８~１０户猕猴桃种植户,最后对抽

中的农户家庭选择一名熟悉家庭情况的成员进行一对一面访调查.本次共调查农户７０２户,经数据

筛查,剔除数据缺失和前后矛盾的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６８６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７．７２％,有效样本分布

为周至县１９４户、眉县１５２户、武功县５３户、都江堰市１０９户、苍溪县９６户和蒲江县８２户,分别占样

本总数的２８．２８％、２２．１６％、７．７３％、１５．８９％、１３．９９％和１１．９５％.本文调查对象为猕猴桃种植户,与
传统农户相比,种植户在创业方面拥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且拥有更高的创业积极性.本次调查的农户

问卷主要涉及猕猴桃种植户家庭人口结构、收支状况、农业生产与销售状况以及农户创业情况等方

面;村庄问卷主要针对了解村庄情况的村干部进行调查,主要涉及村庄人口结构、经济发展状况等.
(二)变量选择

１．因变量:农户创业行为.农户创业行为是农户以家庭为基本决策单位的市场经济活动,主要指

农户通过识别机会、配置与利用资源,创新经营形式或开拓新的经营领域,实现价值创造的过程[１１].
本文将农户创业行为采用“农户是否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来表征,农户如果回答“是”,则表

明农户开展了创业活动,反之则表明农户未开展创业活动.

２．自变量:数字素养.素养(CＧCompetencies)是知识(KＧKnowledge)、技能(SＧSkills)、态度(AＧ
Attitudes)的超越和统整,即C＝(K＋S)A[１９].区别于信息素养与互联网素养,数字素养主要是指经

济主体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通过数字技术和互联网设备,安全、恰当地定义、获取、管理、整合、传播、
评估和创建信息的能力[２０].早期研究者认为,数字素养是理解和使用来自各种数字资源的信息的能

力[２１].美国新媒体联盟将数字素养定义为:“人类获取和创建数字资源时,所需的解释、了解、理解和

利用数字资源的能力”,具体包括通用素养、创造性素养和跨学科素养[２２].欧盟委员会认为数字素养

涵盖信息素养、媒介素养、网络素养及计算机或信息通信技术素养等方面[２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

数字素养定义为:“面向就业、获得体面工作及创业,使用数字技术安全且合理地访问、管理、理解、整
合、呈现、评估和创建信息的能力,这些能力就是所谓的计算机素养、信息通信技术素养、信息素养和

媒介素养”[２４].综上发现,随着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变革和发展,数字素养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得到拓

宽与深化,其内容不再局限于数字技能和数字信息层面,更多地尝试从宽视角、多维度和综合性的角

度对其进行解析,更加适应了数字技术进步对公民数字素养的新要求.其中,美国新媒体联盟和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数字素养所涉及的内容大多参考欧盟数字素养框架而制定,且内容与其重复度较

高,而欧盟委员会制定的数字素养框架体系更具有领先性和代表性,是很多国家和组织制定数字素养

框架的基础,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为广阔的应用[２５].基于此,本文参照欧盟数字素养框架 DigＧ
Comp２．１的分类标准,并结合苏岚岚等、高欣峰和陈丽的研究[１１][２６],充分考虑调研区域猕猴桃种植户

生产及经营实际,从信息和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素养、数字内容创建素养、数字安全素养和问题解决

素养等五个维度构建农户数字素养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测度题项如表１所示,采用Likert五分量表,
选项为“非常不同意＝１;比较不同意＝２;一般＝３;比较同意＝４;非常同意＝５”.运用SPSS２６．０对１５
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值大于１的公共因子,共提取５个,累积方差贡献率达

到７９．４６０％,KMO值为０．７８５,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达到１％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样本适合做因子分

析;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０．６,Cronbach’α系数均大于０．７,说明变量测度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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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数字素养测度指标体系及信度效度检验

维度 具体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
α系数

信息和数据
素养

会使用网络工具浏览、搜索和筛选数据及信息 ０．８３５
能够辨别网络获取数据及信息内容来源的可信度 ０．８０１
会存储和提取所获取的数据及信息 ０．７７２

０．８７０

沟通与协作
素养

会使用聊天软件与他人线上交流 ０．８７４
会利用数字工具分享网络中所获取的有益信息 ０．８３５
能够利用数字化工具和服务参与社区事务 ０．７７２

０．８６８

数字内容创建
素养

会通过整合网络信息撰写软文在朋友圈和微博发布 ０．７９９
会制作相关网络小视频、短视频并发布 ０．７９４
会使用网络直播平台进行直播 ０．７０９

０．８０７

数字安全素养

知道数字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安全及安保风险 ０．７３９
会采取相关措施保护个人数据及隐私(如设置密保) ０．８９０
能在数字环境中保护自己及他人利益不被损害(如网络霸凌、网络诈骗) ０．９０４

０．８９０

问题解决素养

能利用数字化工具解决所遇到的现实问题 ０．８６３
理解和认识到自己需要在哪些方面提升数字素养 ０．６５８
能借助数字化工具清晰识别自身所面临的问题 ０．７２５

０．７９４

　　３．区制变量: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２０１６年国家发改委、人社部等十个部门发文正式批准了第一批

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又陆续确定了第二批和第三批创业试点县.就本文的调研区域

而言,眉县和苍溪县处于第三批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名录,而周至县、武功县、都江堰市和蒲江县在调研

时间点并未进入这一名录.因此,本文以在“调研期间是否为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来定义区制变量.

４．控制变量.本文参考已有研究,选取了可能影响创业决策的相关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农户的

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网络特征及区位特征四个方面[７][１２][１３].其中,农户个体特征方面选择户主年

龄、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年限和户主健康状况四个变量;在农户家庭特征方面选择家庭年收入、家庭

劳动力人数、家中是否有村干部、是否加入合作社和风险偏好五个变量;在社会网络特征方面主要选

择人情往来占比;在区位特征方面主要选择距乡镇距离.变量具体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创业行为 农户是否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是＝１,否＝０ ０．５１７ ０．５００

数字素养 由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到 ０．０００ ０．５１３

户主年龄 按实际年龄计算,单位:岁 ５８．４９１ ９．９０５

户主性别 户主性别:男＝１,女＝０ ０．９５６ ０．２０５

户主受教育年限 户主受教育年限,单位:年 ７．１２０ ３．３３４

户主健康状况 户主的健康状况:非常不健康＝１,比较不健康＝２,一般＝３,比较健康＝４,非常健康＝５ ３．８２７ １．４２５

家庭年收入 农户家庭成员最近一年的收入,单位:万元 ９．０８５ １３．３６７

家庭劳动力人数 农户家庭中劳动力的数量,单位:人 ２．４６６ ０．９２７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 家庭成员及亲属是否有人担任过村干部,是＝１,否＝０ ０．１３１ ０．３３８

是否加入合作社 家庭是否加入合作社,是＝１,否＝０ ０．２１７ ０．４１３

风险偏好

如果您有１０００元用来投资,会收到以下５种可能的回报,您更喜欢哪一种:稳定的

１０００元＝１;一半的可能是９００元,一半的可能是１６００元＝２;一半的可能是８００元、一
半的可能是２０００元＝３;一半的可能是４００元,一半的可能是３０００元＝４;一半的可能
是０元,一半的可能是４０００元＝５(分别表示非常厌恶风险、比较厌恶风险、一般、比较
偏好风险和非常偏好风险)

３．０６０ １．４２９

人情往来占比 家庭一年用于人情往来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单位:％ ８．３３６ ８．４２２
距乡镇距离 所在村庄与所在乡(镇)的距离,单位:千米 ２．０１９ ２．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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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模型设定

１．空间杜宾模型.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

应,此问题意味着可能不仅包含因变量的空间互动效应(yi 对yj 的影响,i≠j),还包含自变量空间互

动效应(xi 对yj 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为:

Y＝ρWY＋βX＋θWX＋μ (１)
式(１)中,Y为一个n×１阶向量,表示农户创业行为的观测值;X为由数字素养及控制变量组

成的n×k阶向量;W 为n×n空间权重矩阵,ρ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表示相邻农户创业行为

之间存在扩散、溢出等相互作用,β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θ为自变量的空间回归系数,μ为随机

误差项.

选择合意的空间权重矩阵是准确刻画空间相互作用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模型拟合效果的

优劣,本文中的空间权重矩阵 W 主要通过农户与其他农户间的空间邻近关系来反映.本文以邻近空

间权重为基础,具体将在同一村庄的权重设为１,否则为０.由于村落之间规模存在较强异质性,小规

模村庄内农户间交流较为畅通,大规模村庄内农户间可能受制于空间距离限制而日常交流受阻,基于

此,本文辅之地理距离空间权重(即以农户间地理距离平方的倒数为权重)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这两种矩阵均为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一阶空间邻接矩阵,其矩阵元素 Wij＝wij/∑
N

j＝１
wij.邻近空间权重

和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W(１):wij＝
１,农户i和农户j在同一个村庄

０,农户i和农户j在不同村庄{ (２)

W(２):wij＝１/d２
ij (３)

式(２)和式(３)中,i和j表示不同农户(i＝１,２,􀆺,N;j＝１,２,􀆺,N),W(１)和 W(２)的所有对角线

元素均为０,dij为根据农户i和农户j家庭所在位置的经纬度测算的欧式距离.

但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参数并不能直接反映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需通过偏微分方法求解效应

数值[２７][２８].相应地,因变量对自变量X的偏微分方程矩阵为:

∂Y
∂x１k

􀆺∂Y
∂xNk

é

ë
êê

ù

û
úú ＝(I ρW)１ IβK＋WθK[ ] (４)

式(４)中,I是单位对角矩阵,最右端矩阵的对角线元素均值捕捉了直接效应,每行或每列中非对

角元素之和的均值则是间接效应,也称为“空间溢出效应”[２９].据此可得到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行为

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体效应.

２．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本文的空间溢出在不同区域间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程度:国家返乡

创业试点县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会比非试点县的空间溢出效应高,而空间杜宾模型无法刻画和测

度这种非对称效应,因此本文借鉴 Elhorst等和龙小宁等构建的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２９][３０],分析

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和非试点县的可能差异,假定两者的空间滞后系数不同,设定两区制空间杜

宾模型为:

Y＝ρ１W１Y＋ρ２W２Y＋βX＋θ１W１X＋θ２W２X＋μ (５)

式(５)中,ρ１ 和ρ２ 分别为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和非试点县的因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θ１ 和θ２ 分

别为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和非试点县的自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μ表示随机误差项.W１＝MW,

W２＝(I－M)W,其中I为单位对角矩阵,W 中的空间权重矩阵元素如式(２)和式(３)所示,M 为对角

矩阵,其对角元素 Mii为:

Mii＝
１,农户i处于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

０,农户i处于非试点县{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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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空间效应诊断检验

在对空间计量模 型 进 行 估 计 之 前,需 要 使 用 拉 格 朗 日 乘 数 (LM)和 稳 健 拉 格 朗 日 乘 数

(RobustLM)检验诊断农户创业行为与各变量间的空间效应适用何种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如表３所示.LM 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采用邻近空间权重还是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空间效应

的诊断检验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拒绝方程无空间滞后项或无空间误差项的原假设,说明各变

量之间不仅有空间滞后效应,而且还有空间误差效应.因此,本文宜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
进行分析.为判断空间杜宾模型(SDM)是否为最优模型,本文通过极大似然估计得到的似然比

LR来判断,从表４的检验结果看,无论是采用邻近空间权重还是地理距离空间权重,LR_SAR
和 LR_SEM 的检验结果均显著拒绝原假设,进一步证明空间杜宾模型(SDM)是本文研究的最

优选择.
　表３ 空间效应的诊断检验结果

邻近空间权重 地理距离空间权重

统计检验值 df 显著性水平 统计检验值 df 显著性水平

空间误差效应(SEM)检验

Moran′sI １０．５３８ 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９１５ １ ０．０００

Lagrangemultiplier １０３．０２１ 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８．６８３ １ ０．０００

RobustLagrangemultiplier ８．７８４ １ ０．００３ ７．０５６ １ ０．００８

空间滞后效应(SLM)检验

Lagrangemultiplier ２３９．７５６ １ ０．０００ ２４７．３５７ １ ０．０００

RobustLagrangemultiplier １４５．５２０ １ ０．０００ １４５．７２９ １ ０．０００

　　(二)空间溢出效应测度及分析

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行为空间溢出效应的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采用邻近空间权重矩阵和

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户创业行为的空间滞后系数分别为０．２３８和０．２２４,且分别

通过１％和５％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户的家庭创业行为会明显带动周边农户开展创业活动.从

采用邻近空间权重的回归系数来看,数字素养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符号为正,表明数字素养

对农户创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另外,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主健康状况、家庭年收入、人情往来

占比和风险偏好五个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符号均为正,表明这些变量对农户创业行为均有

显著正向影响.从自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看,W×数字素养、W×户主受教育年限、W×家庭劳动力

人数、W×家中是否有村干部以及 W×风险偏好分别在１％、５％、１％、１０％和５％的水平上通过显

著性检验,且符号均为正,表明农户数字素养越高、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家庭劳动力越多、家中有

村干部、风险偏好越高的农户对周边农户创业行为的带动作用越强.从邻近空间权重和地理距离

空间权重得到的估计结果来看,两者大体一致,估计结果较为稳健,上述结果证明了假设１和假设

２成立.
(三)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上述估计结果表明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行为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是由于空间杜宾模型包

含了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值并不能直接解释该变量对因变

量的影响效应[２９].因此,需要采用偏微分方法对空间效应进行分解,通过检验间接效应的显著性来

判断空间溢出效应是否显著存在.本文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对空间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进行

测算,估计结果如表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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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邻近空间权重 地理距离空间权重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数字素养 ０．０８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９３∗∗∗ (０．０３２)

户主年龄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户主性别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８)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

户主健康状况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０)

家庭年收入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家庭劳动力人数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６)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 ０．０６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１)

是否加入合作社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６)

风险偏好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０)

人情往来占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距乡镇距离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W×数字素养 ０．２９９∗∗∗ (０．０７４) ０．３４０∗∗∗ (０．０８０)

W×户主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W×户主性别 ０．１１６ (０．２２３) ０．１５７ (０．２３５)

W×户主受教育年限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５)

W×户主健康状况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４)

W×家庭年收入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W×家庭劳动力人数 ０．１２４∗∗∗ (０．０４１) ０．１３３∗∗∗ (０．０４３)

W×家中是否有村干部 ０．２１６∗ (０．１２９) ０．１９４ (０．１３２)

W×是否加入合作社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５)

W×风险偏好 ０．０８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８３∗∗ (０．０３２)

W×人情往来占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W×距乡镇距离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６)

常数项 ０．８１０∗∗ (０．４１０) ０．８７２∗ (０．４２２)

空间滞后系数ρ ０．２３８∗∗∗ (０．０６９) ０．２２４∗∗ (０．０７４)

PseudoR２ ０．４９０ ０．４８５

Loglikelihood ２６２．２９５ ２６８．７０４

LR_SAR ８５．２５∗∗∗ ９１．３２∗∗∗

LR_SEM ４５．６３∗∗∗ ５３．００∗∗∗

样本量 ６８６ ６８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以下表同.

　　由表５可知,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行为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在１％的水平上通过显

著性检验,且符号均为正,表明数字素养对促进农户自身及邻近农户创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

表明农户具有较高数字素养会显著促进农户家庭开展创业活动,同时由于其社会网络效应与知识溢

出效应的存在,其对地理邻近农户的创业行为也会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可能的原因是具有

较高数字素养的农户拥有较强的数字技术工具应用意识和能力,不仅能够较快地获取创业信息、知识

和技术等要素资源,还能将创业经验和管理技能通过网络传递给周边其他农户[３１],从而对周边农户

的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技能提升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进而有效带动周边农户开展创业.
采用邻近空间权重的检验结果显示,户主受教育程度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别在

１％、１０％和１％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符号均为正,说明受教育程度高能够促进农户的创业行

为,并且对周边农户的创业带动作用也较强,可能的原因是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技术创新和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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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获取的能力越强,进而开展创业活动的可能性越大,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在农村地区更加受

到周围人的尊敬,其创业决策行为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会对周边农户的创业行为产生较好的带动作

用.户主健康状况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别在１％、１０％和１％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符号均为正,说明户主越健康的家庭不仅倾向于创业,而且对周边农户创业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
　表５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变量名称
邻近空间权重 地理距离空间权重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数字素养 ０．０９８∗∗∗ ０．４１１∗∗∗ ０．５０９∗∗∗ ０．１０２∗∗∗ ０．４５６∗∗∗ ０．５５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９)
户主年龄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户主性别 ０．０６５ ０．１２８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４ ０．１７９ ０．１１５

(０．０６９) (０．２８７) (０．３０９) (０．０６９) (０．２９８) (０．３１８)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户主健康状况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８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８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９)
家庭年收入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家庭劳动力人数 ０．０３０∗ ０．１６７∗∗∗ ０．１９７∗∗∗ ０．０３０∗ ０．１７６∗∗∗ ０．２０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３)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 ０．０７４∗ ０．２９７∗ ０．３７１∗∗ ０．０７３∗ ０．２６５ ０．３３８∗

(０．０４２) (０．１６３) (０．１７４) (０．０４２) (０．１６２) (０．１７３)
是否加入合作社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２)
风险偏好 ０．０２０∗∗ ０．１０７∗∗∗ ０．１２７∗∗∗ ０．０１９∗∗ ０．１１０∗∗∗ ０．１２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２)
人情往来占比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距乡镇距离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家庭年收入的直接效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但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家

庭年收入高的农户更倾向于开展创业活动,可能的原因是具有较高收入的农户往往拥有充裕的资金

开展创业活动,且能够应对创业失败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和资金损失,强化农民创业信心,增加农民

创业的硬实力.家庭劳动力人数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别在１０％、１％和１％的水平上通

过显著性检验,且符号均为正,说明家庭劳动力越多越倾向于创业,并且对周边农户创业具有一定的

带动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劳动力越多的家庭不仅拥有更加宽广的人脉,并且能为创业活动开展提供充

足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其开展创业活动的可能性越大;同样劳动力多的家庭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信息

和知识传播力度较强,更易对周边农户的创业行为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家中有村干部的直接效应、间
接效应和总效应分别在１０％、１０％和５％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符号均为正,说明家中有村干

部激发了农户家庭的创业积极性,并且对周边农户的创业积极性有显著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是,村
干部作为村庄集体行动的代理人和熟人社会的精英,能够顺利与其他农户保持交流,其成功的创业经

验能够对周边农户产生带动和示范作用.风险偏好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别在５％、１％
和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风险偏好越高的家庭越倾向于创业,并且能够带动周边农户创业,可
能的原因是创业活动具有较高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创业者必须拥有良好的自我效能感和较高的风险偏

好意识,才能够应对创业失败带来的成本损耗,且面对复杂的市场经营环境能够做出冷静的决策,因此

其开展创业活动的可能性更大.此外,作为社会基础单元的农户,其风险偏好会对村域内其他农户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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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预期产生积极影响,能够增强周边农户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韧性,进而提升周边农户的创业概率.
人情往来占比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别在１％、１０％和１％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符号均为正,表明社会网络水平较高的家庭倾向于创业,并且能够带动周边农户的创业行为,可能的

原因是社会网络水平较高的家庭更易在社会互动中获得创业信息资源和资金支持,能够有效提升其

创业概率,并且能够将创业经验和创业知识通过网络渠道传递给其他农户,能够对周边农户的创业行

为产生较强的空间溢出作用.
从表５的回归结果来看,通过两种权重矩阵得到的估计结果大体一致,证明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四)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与非试点县的空间溢出效应对比

由于农户所处的区域政策存在差异,在不同区域中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行为的空间溢出效应可

能具有差异.单区制空间杜宾模型证实了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行为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且农户间

创业行为也存在相互影响,但由于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溢出系数唯一,无法分辨出空间溢出效应的具体

表现形式.因此,本部分为了进一步比较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政策的推行是否会导致县内县外的空

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采用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来识别这种非对称空间效应,两区制空间溢出效应的

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表６第(１)列为未加入空间效应的自变量系数,表６第(２)列为区制１(国家返

乡创业试点县)各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表６第(３)列为区制２(非试点县)各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表

６第(４)列为区制１与区制２的空间溢出效应差异.表６的结果显示,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的数字素

养对农户创业行为的空间滞后系数为０．５７２,在１％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国家返乡创业

试点县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行为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素养能够显著促进邻近农户的创业行为;
而非试点县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行为的空间滞后系数为０．１４７,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非试点县

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行为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两者的系数差检验显示,两系数在１０％的水平

上有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的设立,更加有力地促进了数字素养对农户开展创业的

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的设立能够聚集更多的技术、人力和资金等要素资源,通过

良好的创业环境政策的规范和引导,不仅能够帮助当地新创农民企业解决资金、管理和技术等多方面

的创业难题,降低新创企业的准入门槛和机会成本,而且还能够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和营商环境,增
加农户的创业意向和创业激情,从而更加积极地开展创业活动.因此,假设３得到验证.
　表６ 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１) (２) (３)

直接效应
区制１间接效应

(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
区制２间接效应

(非试点县)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４)

区制１与区制２
的系数差

数字素养 ０．１０９∗∗∗ (０．０３３) ０．５７２∗∗∗ (０．２１４) ０．１４７ (０．１２６) ０．４２５∗

户主年龄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户主性别 ０．０８４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４ (０．２３９) ０．０７５ (０．１７２) ０．０２１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５
户主健康状况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８３
家庭年收入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７
家庭劳动力人数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７) ０．１３３ (０．０８３) ０．１４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９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２) ０．３２７ (０．３５５) ０．３２２∗ (０．１６９) ０．６４９
是否加入合作社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７) ０．１１５ (０．２２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７３) ０．１０８
风险偏好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６) ０．１２８∗∗

人情往来占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距乡镇距离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５
空间滞后系数ρ ０．１５５ (０．２３６) ０．１５３ (０．２８３) ０．００２
常数项 ０．８９９∗∗ (０．４１５) — — — — —

PseudoR２ ０．５１５
样本数 ６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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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陕西省、四川省６８６户猕猴桃种植户的调研数据,在构建农户数字素养测度指标体系的

基础上,从空间溢出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揭示了农户创业决策形成的深

层次原因.主要研究结论如下:总体来看,农户数字素养不仅能对农户自身创业行为有正向的直接影

响,且对邻近农户的创业行为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采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进行验证

后,回归结果依旧稳健.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内农户数字素养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正向空

间溢出效应,但在非试点县这一效应并不明显.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注重农民数字素养的培养.应提升农村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水平,建立全面又有针对性的数字技术和知识普及教育,加大开展多元化的数字技能培

训,缓解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知识缺乏、技能缺失等问题,为农户开展创业活动奠定坚实基础.第二,
充分考虑农户数字素养和创业行为的空间溢出效应,鼓励数字素养高的农户优先开展创业活动,并鼓

励他们将新理念、新思维分享给周边农户,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鼓励引导农户建立互帮互助创业小组,
深入拓宽农户社会网络体系,促进数字资源、创业信息和资本在农户间畅通流动,进而发挥数字素养

的空间溢出作用,使数字素养对农户创业的带动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第三,充分发挥国家返乡创业

试点县建设的政策支持作用,各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地配套相关政策措施,放松市场准入标准,加强

创业自主权,提升创业服务能力,为农户创业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激发农户创业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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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actofDigitalLiteracyonFarmers＇EntrepreneurialBehavior:
AnAnalysisBasedontheSpatialDurbinModel

LIXiaojing１　CHENZhe２　XIAXianli２

(１．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YantaiUniversity,Yantai２６４００５,China;

２．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７１２１００,China)

Abstract:Basedon microscopicresearchdatafrom６８６ruralhouseholdsinShaanxiandSichuan
provincesin２０１８,thispaperempiricallyteststheimpactofdigitalliteracyonfarmers＇entrepreＧ
neurialbehavioranditsspatialspillovereffectusingaspatialDurbin model,andcomparesthe
differencesinspatialspillovereffectsbetweenthenationalpilotcountiesforreturningtoruralenＧ
trepreneurshipandnonＧpilotcountiesusingatwoＧzonesystemspatialDurbin model．Thestudy
showsthatdigitalliteracyenhancementnotonlypromotestheirentrepreneurialbehavior,butalso
hasapositivespatialspillovereffectontheentrepreneurialbehaviorofgeographicallyneighboring
farmers．Furtheranalysisshowsthatthereisasignificantpositivespatialspillovereffectofdigital
literacyontheentrepreneurialbehavioroffarmersinthenationalpilotcountiesofhometownentreＧ
preneurship,butthiseffectisnotsignificantinthenonＧpilotcounties．Accordingly,digitaleducaＧ
tionandtrainingshouldbevigorouslycarriedouttoraisethelevelofdigitalliteracyoffarmersin
ordertoreasonablyguidetheentrepreneurialbehaviorofruralresidents．
Keywords:DigitalLiteracy;SpatialSpilloverEffect;Farmers＇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ialBeＧ
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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